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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中国作协高度重

视，中国作协主席铁凝、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钱小

芊分别致电湖北省作协

主席李修文、湖北省作协

党组书记文坤斗，表达对

湖北省作协及全省作家

的关心，并通过他们向湖

北和武汉市广大作家、文

学工作者致以诚挚的慰

问。1月31日，中国作协

网络文学中心向全国网

络文学界发出公开信，号

召大家携起手来，勠力同

心，众志成城，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为全

面反映抗“疫”有我的同

舟共济精神，本期网络文

学专刊特邀请武汉及湖

北的几位网络文学作家，

真实记录他们抗“疫”一

线的见闻感受，传递正能

量，决胜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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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上有个话题，如果没有疫病，

今天你在做什么？是啊，若是没有疫

病，2020年 2月 7日星期五，我该和一

票初中的同学，到同学Z家，由另一同

学“校长”亲自下厨，给我们做下江排

骨、红烧肉！

这是早就约好的，不过，Z在封城之

后就觉得自己有些发烧，害怕自己已经

被感染，怕传染给父母和女儿，自己独

自在汉阳的陪读屋里自行隔离；校长他

们学校刚刚被征为方舱医院，他已经报

名值守了。

约好聚在一块的同学们中，一个在

泰国，一个在广州漂着。他们都是年前

定好了计划，然后就回不来了。老实地

在异地接受隔离，每天在群里问我们情

况怎么样了。

一场疫情改变了什么，又带来了什

么？这是我最近常常在思索的问题。我

知道武汉发生疫情是去年的 12月 31

日，当时其实是有些不安的。17年前的

旧事我还记忆犹新，新的疫情会如何，

让我特别担心。特别是31日武汉取消了

武汉跨年集会时，这种不安更甚。1月3

号归汉，戴着在国外买的医用口罩，走

在武汉的街头，一切安好？看报道，一切

安好，中央来的专家组也说没事，我们

放下心来。

既然一切正常，按着之前的规划，

我与同学、朋友、同事们聚餐；我参加编

剧会，六七个人在一间开着暖气的屋里

争论得面红耳赤。

到了19号，我还与家人一块儿，在

某酒店的包房里念着朋友圈里关于“全

国人民都知道武汉是疫区了，就武汉人

自己不知道”的段子。不过比较敏锐的

外甥在刷学习强国时皱眉跟我们说：

“刚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对武汉新冠

肺炎疫情的关注！”

一屋子的共产党员，一下子就感受

到了不寻常。匆匆离开酒店，大家不约

而同地戴上了口罩。

20号钟院士的访谈让舆情急转直

下，我所在的单位接到上面紧急通知，

开始了系列的紧急采购。那天就已经买

不到口罩了，跑了好几家药店，才让中

心五十几个人，一人发了一个，要求大

家哪怕是在办公室也戴上。

从那天起，所有的聚会都取消了，

但是大家的心态真的还是轻松的。当时

大家都觉得，这事离自己好远。哪怕我

们都处在汉口的地界上，那个华南海鲜

市场离我家4.3公里呢。

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开始跟我发微

信、打电话，开口就是“你没事吧？”

我从那天起，天天在朋友圈和微博

上打卡，让关心我的朋友们、我的读者

们放心，“我还好、武汉还好。”

23号武汉封城，对于一家子都在体

制内工作的我们来说，这并不是秘密。

封了城能更好地控制疫情，这样挺好。

甚至于，钟院士说，“武汉是座英雄的城

市”时，我还略略地惭愧了一下，还在对

朋友们说，“我们很好，武汉现在很好。

对于我们来说，短暂的静止，不过是为

了走更远的路。”

那天一路上，就看到一些拿着行李

的路人，回家过年，是中国人千百年的

老习惯，不管什么都不能阻挡他们回家

的脚步。要封城了，大家都赶着回去可

以理解。而我们这些人都没想过离开，

这里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去哪？

24号大年三十，春晚的一个节目是

没有彩排的诗朗诵，然后全国各地的医

护工作者驰援武汉，我的心沉了下来。

一向傻乐的我开始不安了，出了什么

事？为什么只有武汉人不知道？

微博上铺天盖地的各种消息，那一

夜，崩溃的武汉人不止我一个。但大年

初一，跳起来，信心满满我们能赢的武

汉人也不止我一个。

我在微博和朋友圈里向朋友和读

者们道歉：“我昨晚脆弱了，有那么一

刻，我脆弱了。但现在，我回来了。我们

武汉人，不信邪、不服嘬、不认怂，走到

哪都跟小强一样，只要不死，老们都是

好汉一条。”

从1月24日到今天，15天了！武汉

900万市民都在安静地等待着。

当有一天，我同学Z爆发、痛骂时，

我也回骂了。我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

的淡定、从容。我变得敏感而刻薄，面对

困局，我们开始觉得无能为力。看到无尽

的嘲讽与指责时，我又一下子变得愤怒。

我说她帮不上忙时，就闭嘴。这个

世界从来就不是嘴炮们打下来的。我知

道她的痛苦，单亲妈妈，一家子老弱病

残，她是惟一的顶梁柱。她倒了，她的家

就完了。

可是现在身在武汉，谁家没有悲

剧？谁又不是家里的顶梁柱？我80岁的

老妈每天晚上7点，准时给两个姐姐打

电话，“你们下班了吗？你们吃了饭没？”

我刚说了，我一家子共产党员，一家

子全在体制内。我两个姐姐在街道工作，

一个在政务中心，一个是会计，我姐夫是

交警，我在自来水公司物资管理中心。

我爸生前也在街道工作，我从有记

忆起，我们家都是大年三十晚上12点后

吃饺子。老爹在时，他12点后才会从单

位回来，跟我们一起吃饺子，放过年的

鞭炮。那一刻，才是我们家的跨年。

后来老爹去世了，姐姐们嫁了，我5

年前才从一线上下来，之前的大年三

十，我都不一定能在家待着。所以我们

家的年夜饭从来就没在三十那天吃过。

因为工作原因，大家过年前还要对时

间，算算自己值班的时间，然后才能把

剩余的时间用来分配。没有疫情，对我

们来说，这个家里除了退休的老娘和读

书的外甥，也没有闲着的人。

而疫情开始了，姐夫不用说了，早出

晚归，惟一的防护就是一个薄薄的口罩；

姐姐们都到社区值守！在社区里，她们没

有防护用品，但她们却真实地直面着惶

恐的居民，还有那无处不在的病菌。

我家大姐在朋友圈用手一笔一画

地写着“社区干部不是万能的，请大家

理解一下，他们也是拿命在拼。”二姐把

家里的测温枪都拿到单位去了。在家族

群里，她们每天除了报平安之外，重点

是跟我和老妈说，“你们别出门。”

最近，她们的话都很少，都是我追

问：“你们怎么样，吱一声啊！”她们说：

“还好，你和老娘别出门！”直面疫情的，

真的不止一线的医护，还有我的家人。

她们惟一的私心，也许就是嘱咐我和老

妈，千万别出门。

我的朋友们大多都是网文作者，在

武汉也有几位。苦情大师、后妈界的翘

楚匪我思存大人，虐尽无数人心的代

表，从封城的那天起，放下自己的正事

儿，开始写封城日记。每天有滋有味地

介绍着武汉，让我这个老武汉人都觉

得，我是不是个假的武汉人。

要知道，我们这些网文作者都被惯

坏了，我们的每一个字都是要算钱的。

更不要说匪大了！每天洋洋洒洒的一大

篇，不说用了多少时间，换成小说、剧本

这得多少钱。而她除了写，还把公众号

里得到的打赏，加10倍捐出来。

这就是此时此地，身在武汉的网络

大神正在做的事。她立在这儿，让所有

人看到，这里是武汉，这就是武汉人。

我另一位朋友昧，她也曾是网文作

者，现在是专职的主妇，住在武昌。23号

老公从仙桃的工作岗位回家过年，她问

老公，“你怎么回来了，现在疫情这样，不

正是用电的时候？”老公说她铁石心肠。

而这些天各家的存粮都在告磬时，

她在朋友圈里分享怎么买菜、买药。她

会每天请“饿了么”的快递小哥帮她买

些菜、买些零食之类的。会付出甚至比

物品本身贵得多的跑腿费。她会跟我们

说，“小哥人可好了，把菜放门外，让我

们别忙出去，等他离开。”

朋友们问，你为什么不一次买齐？

我就笑说，“昧做得特别好，我们还过得

去，快递小哥们也许手停，口就停了。”

昧后来告诉我们，她所在的家长群

骂她给跑腿费太多了，这样是破坏了公

平的原则。她没作声，因为也没什么可

反驳的。

还有朋友小白，大年三十，她做了

一桌子菜，发在了朋友群里。我说怎么

不吃？她说老公在火神山工地，正等他

回来。那天快11点了，她老公还没回家。

最后说说我的同事们吧！我刚说

了，我是自来水公司的。武汉封城15天

了，没停过一天水、一小时电、没断过一

刻的天燃气，还有电话、网络，全都好好

的。

也许大家会觉得这不是应该的吗？

这应该吗？在家里安静宅的众人，真的

觉得这是应该的吗？

今年，我值完初三、初四的班后，单

位领导决定由男职工值班，女同志们别

来了。我们一个70多人的小单位，从疫

情开始，十几位采购员就没停歇过，哪

里有抢修，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不能

停水，不能让老百姓恐慌。

火神山1400米水道的打通，连学

习强国都夸这是一支武汉水务铁军。镜

头看不到的地方，我们主任拖着糖尿病

的身子跟采购员一起蹲守，缺什么，我

们马上到；两位超过50岁的老师傅为

了去郊区拿配件，一路上跟唐僧取经一

样，过一村，打一怪，历时6小时，半夜把

雷神山需要的配件送到工地工程人员

的手上。

还有全集团现在用的口罩和消毒

用品，都是全体采购员刷尽了人情卡才

找来的。每天都有电话来，需要口罩、需

要消毒药水。然后我去汇报，我们负责

采购的副主任沉默了一下，说，“我去想

办法。”那一刻，我差点流泪了！

全集团8000多职工，12家水厂，四

班两倒，全马力运行。可武汉封城了，一

线很多工人没车，住得远，怎么办？我的

老同事发了一张截图，很多离开一线的

老同事说，我还行，我可以回去顶班。我

那天差点给他们打电话，我才调走5年，

我也能顶班。

这些同事们都上有老、下有小，他

们是父母，是子女，是丈夫、妻子。他们

最终都站在了疫情的最前沿，从来就没

后退过一步。

我朋友的孩子在大年三十后搬到

厂里去住，创作了《逆光而行》这首歌，

这是唱给所有的医护人员和他的父母

的歌。“90后”的他写道：这是生我养我

的城市，叫武汉，因为肺炎，出路被我们

阻断。2003年非典我们早就历经苦难，

盼着春暖花开端碗热干面加卤蛋。

封城15天了，我一直坚信，这场战

役，我们武汉人一定能赢。让我坚定信

心的，就是来源于我身边的这群人。

我每天在朋友圈、微博里选一本我

的藏书介绍给大家，把我想说的话放在

书里。我们的武汉还在，我们武汉人也

许开始有点气馁，有些焦虑了，但是他

们还在坚守着。是所有像我身边的这些

武汉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坚韧，才

守住了这个城市的从容与自律。

那天我回答读者说，武汉是我的

家，我的根，无论她变成什么样，我都爱

她；至于说谣言，我们不去相信它们，我

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同事们都没退

后过一步，因为我看到了他们都在，那

么我就相信光明就在明天！

今天是武汉“封城”的第17天，这可能也是我有

生以来，感觉最漫长的17天。

倒不是因为闭门不出，对于一个网络作者而言，

没人能跟我们比宅。忙于码字的时候，十天半月不出

家门是常有的事。只是对身处武汉这座城市的人来

说，这半个月发生太多太多事情了。我身边所有身处

武汉的朋友，几乎都不记得今天是星期几，也想不起

来到底哪天是正月初几。

武汉是在腊月二十九、元月23号那天封城的。

得知封城消息的那一瞬间，说不慌乱是假的，但马上

就镇定下来，跟外地朋友调侃说自己正在见证历史

时刻。现在回想，当时我有点盲目乐观，我当时觉得

从专家意见看，医学观察都是隔离两周。如果全城的

人都医学观察隔离两周，这事不就解决了吗。

当时我作为一个外行，一个普通市民，真的就是

这么想的。

真正觉得形势严峻，是在武汉发出指令，除了禁

止市内公共交通，更要禁止私家车通行的当天。我想

如果已经需要用这种方式来全力阻止人员流动，说

明形势真的十分严峻了。前线正在奋力杀敌，我们这

些不用上前线的人，就安安静静宅在后方，少占用社

会资源，不添乱。

从武汉封城那天开始，四面八方的亲友几乎每

天都要问候我一遍，你还好吗？家人还好吗？

一切都好，各自珍重，这是我每次回复的一句话。

其实从现在回望这17天，也是感慨万千。疫情

的发展超出所有人的意料，几乎每个武汉人都因此

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我们小区曾经是很热闹的，尤其节假日，总能看

到孩子们在广场上嬉戏，自从疫情发生以来，小区每

天都安静得像无人居住。我的书桌临窗，窗外一整天

只看到戴着口罩的保安，静静地独自巡逻。只有到了

晚上，万家灯火亮起，我才知道原来大家都在，只是

安安静静，闭门不出。

这座城市现在努力停止一切非必要的人员流

动，街道上空无一人，每个人都宅在家里。如果必须

要出门，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帽子、手套，甚至护目

镜。而且速战速决，绝不在外面多停留，也绝对努力

与任何人保持两米左右的距离。

现在武汉中心城区，大部分小区采取更严格的

出入管理，基本都是规定每两天家里才能出去一个

人，但更多人自律得一周都不出去一次。

我的一位朋友A，是正宗老武汉人，家里是个大

家族，世世代代居住在武汉。武汉封城之后，我看到她

写出一篇又一篇的文章，讲她家族里一些长辈的故

事，讲她小时候怎么搭轮渡去给爷爷奶奶拜年，讲起

她煮的那碗腊肉豆丝，以及豆丝里的磁粑是什么来

历。字里行间都是家长里短的家常话，都是武汉所谓

的“街坊情”，都是一个个过着寻常日子的武汉人。

更重要的是，A在民生保障部门工作，不管疫情

如何发展，她和她的同事们都必须坚守一线。整个武

汉绝大部分人都囤足食物闭门不出的时候，我看到

她发朋友圈正在超市采购，原来是去替单位值班的

同事买菜。有人值班，就有人要保障后勤，保障大家

有饭吃。一环一环，最普通的岗位，在这个特殊的时

候也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A的同事们也参与了火神山的施工，奇迹般提

前完成了相关工作部分，每次看到A的朋友圈，我

都会被鼓舞，这个城市有千千万万的人，他们做着平

凡而普通的工作，在疫情来袭，整个城市绝大部分人

闭门不出的时候，他们还勇敢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

上。保障供水、供电、天然气、环卫，还有市民必需的

米粮蔬菜等等。

每一个人都是平凡的，但又是伟大的。

朋友B，我们两家是通家之好。B本来是北方

人，20年前来到武汉，凭着勤劳和智慧在这座城市

扎下根，买房落户。后来B的女儿考上了武汉的医学

类大学，也顺理成章留在武汉某大医院工作。

本来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们都要相互走动拜年，

B在医院工作的女儿，眼睛大大睫毛长长，温柔善

良，是个特别招人喜欢的姑娘。春节前疫情已经非常

严峻，我问起来，B说，姑娘一直坚持在一线上班，作

为她的妈妈，她只能尽可能地照顾女儿的生活起居，

给她支持。

谁不知道危险呢？

谁不是家人的掌上明珠，父母怜惜的小儿女。只

是危险面前，正是无数医护人员前赴后继，用他们的

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争分夺秒地救治病人。

每隔两三天，我都能看到乐观的B拍照发一发新

做的菜，或者家中一角的花花草草，虽然女儿正战斗

在目前最危险的地方，虽然她每天都要开车接送女儿

上下班，将自己也暴露在风险中，但是她依然保持乐

观、积极、光明、向上，不抱怨，不悲观，从容镇定。

有勇敢的女儿，就有勇敢的妈妈。

都是普通人，谁不怕呢，但是怕也要去做自己应

该做的事情。

我的同事C，她是因为工作需要，2019年11月

底才从北京调到武汉来和我一起工作的。由于要较长

时间在武汉工作、生活，当时她把整个家都搬了过来。

因为春运机票紧张，所以C提前半个月就买了

元月22号的机票，也按时在那天离开武汉回老家过

春节。其实她回老家的那天，我们都还没意识到形势

有多么严峻，但她走后第二天武汉就封城了。

那时候她还在开玩笑，说自己下飞机的时候感

觉太隆重了，因为是从武汉出发的航班，所以抵达的

时候，全副武装的防疫人员上飞机逐一检测体温，飞

机下还有人摄像。

她到家后就主动自觉地开始自我隔离。

我们说起来都觉得万幸，她在武汉的那一个月，

正好是项目最忙的时候，每天关门开会，哪儿也不

去。也没有外出用餐一次，买菜都是生鲜外卖送到楼

下，自己拎上去做。在可能大家都不知情但最危险的

时期，因为忙，因缘巧合误打误撞，同事C避开了一

切危险场合，餐厅、超市、商场这种人流密集的地方，

一次都没去过。

同事C目前状态一切安好，也过了14天的隔离

期，但她是从武汉回家的，所以她家乡的各级相关部

门都很关心她，每天都打电话确认她的情况。她自己

也非常自觉，虽然已经超过隔离期，但目前仍旧还是

居家隔离状态，不出家门。

在武汉恢复正常后，同事C还是会回到武汉继

续工作，因为武汉是她的新家。

朋友D出生在武汉，在这座城市一直从小学念

到中学，就直接出国留学，然后回国在北京工作数

年，近几年为照顾家人又回到武汉。由于这样的人生

经历，所以她既像所有武汉人那样热情周到，又有白

领的能干精明，做决断很快。

这次疫情对她来说也是难忘的记忆，因为她的父

亲刚刚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所以元月份她经常在医院

出入陪护。但她是个花粉过敏的姑娘，所以几乎常年戴

着口罩，尤其在医院，她出于谨慎一直戴着N95口罩。

在疫情暴发前D的父亲已经平安出院，现在她

们全家自我隔离了近一个月，也平安无事。

D是个把自己生活经营得很好的人，每次我比

较焦虑的时候跟她聊天，就会觉得好很多。比如现在

武汉人民为了安全起见，很少出去买菜。每次都是出

去买一堆，囤在家里慢慢吃，这样导致不易保存的绿

叶蔬菜比较少。

D教我把西兰花焯水之后，放进冰箱冻起来，可

以保存很久。其他绿叶蔬菜焯水之后，挤干水分，也

可以这样冷冻保存。比如卷心菜比较好存放，但是天

天吃容易吃腻，D又教我一招，可以把卷心菜切丝用

盐略渍，再切一点香肠，拌上面糊，做成卷心菜糊塌

子，换个花样，就好吃得多。

D还教会了我怎么在自己家里炸油条，谁都知

道热干面配蛋酒是武汉人民的至爱，而油条配糊汤

粉，其实是武汉人民至爱的另一套餐。现在糊汤粉是

做不了了，但油条却能自制，而且根本不需要小苏

打，揉面的时候加入一点温牛奶就可以炸出又香又

蓬松的油条。

我跟D时时语音聊天，每天D都是乐观积极向

上的。虽然非常时期，每家都是看着冰箱里的存货来

安排一日三餐。但D总有各种小点子，让我们可以学

着换换花样，吃得更好。

E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朋友，因为她是某三甲

医院相关科室的医生，很早就上了一线。今年除夕的

时候，E还在医院值班。大年初一下午我问候她的时

候，她刚刚下班回家，非常疲倦。E所在的医院也在

定点医院名单上，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她发朋友圈，

估计非常非常忙。在疫情暴发之后，她寥寥可数的几

条朋友圈都是呼吁转发求援。

口罩不够，防护衣不够，护目镜不够，病人爆满，

医护人手不够……

非常难过，有好几天时间，一线医护人员就是在

这种情况下工作的，但是没有一个人退缩。

我知道E喜欢毛茸茸的小动物，平时不忙的时

候也会像所有女孩一样发照片，发表情包，晒一晒今

天吃了什么。她就是一个内心柔软甚至有点腼腆的

女孩子。

但她冲上前线的时候，曾经有多柔软，现在就有

多坚强。

A、B、C、D、E都是生活在武汉这座城市，最最普

通的人，也是1000多万武汉常住人口的缩影。她们

有世代居住在这里的老武汉人，也有刚刚来暂居不久

的新武汉人，有奋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也有宅在后

方，努力照顾自己和家人，不给前线添乱的普通人。

在疫情发生后，她们每一位都坚强乐观得令我

刮目相看。我想这些朋友所处行业不一样，年龄不一

样，社会角色也不一样，但他们在疫情面前，每个人

都尽力地做好自己。留在武汉的人努力照顾自己和

家人，不在武汉暂时回家乡的人，也非常自律地隔

离，不给任何人添麻烦。

虽然疫情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改

变，但就是这些普通人，每个人都像这座城市一样，

曾经有多柔软，现在就有多坚强。

加油！武汉！加油，所有人！

有多温柔，就有多坚强
□匪我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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